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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幼儿文学述评：

“新”阅读背景下的幼儿文学
□王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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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全部463部参评作品中，
诗歌只有10部，而且，10部诗歌作品的作者，一多半都是
儿童文学圈内的老面孔，他们的创作有延伸、有变化、甚
至也有突破，但也不可避免地沿袭了其一以贯之的艺术
手法和风格。无论如何，相比其他的儿童文学门类和文
体，诗歌是具有古老传承与参照的文体，是内部各种表达
要素和艺术要素最难拿捏、最需要综合艺术功力的文
体。本届儿奖诗歌作品虽然数量不多，但个别诗人及其
作品的建设性表现，给我们以评奖为契机综合研判创作
形势、重新深入理解儿童文学，提供了文本案例和思考基
点。我个人印象最深的有三点：

其一，诗意表达境域富有时代感的多元化深入与开
拓。儿童文学也要表达时代，少年儿童对生活和世界特
有的认知和体验，只有在真实鲜活的时代境域中展开，
才能构成诗性表达的基础，并最终实现艺术的表达。当
代世界早已摒弃了传统社会格局的单一性，演进到自然
和乡村、城市和现代物质世界混杂交错、多元并存的结
构性状态，它造成了人类认知和体验维度的根本变化。
10部参评诗集大都能敏感地意识到当今的时代变局，其
诗意表达的视境与触觉能及时地、努力地进行一种相应
的调整。10部作品各有其侧重的境域与向度，他们或以
自然世界为主体视域，或以农耕乡土为主体视域，或以
现代都市为主体视域，但这种视域倾向性在视角选择上
却能自觉打破封闭体系，机巧地布设在多元结构世界的
交汇聚焦点上，体现出一种富有时代感的包容和观照，
从而使特定视域的局部表达艺术地升华为对整体时代的
表达。王宜振的《夏天里的苹果梦》以校园学习、成长
生活为特定的境域，从少年儿童在成长的各个阶段中深
入地挖掘提炼诗意文本，浓郁的现实生活气息和少年儿
童的游戏天性相得益彰，把一个时代的成长问题通过校
园成长的美好与困惑，沉甸甸地摆在我们面前。王立春
的《贪吃的月光》堪称探险般的艺术拓展，它以万物有
灵的思想与极其锐利的修辞策略，将自然世界、现代物
质世界和儿童的内心世界结构成一个可以互相穿越的、
生机勃勃的生命世界和生命故事，贯穿整个世界和天地
万物几近致极的艺术想象，既是对孩子们最本质最大限
度的关怀，也间接地折射出成人世界的局限性。“70
后”青年诗人侯泽俊 《风的舞鞋：一个乡村教师的赞
歌》，也是一部表达时代的上乘之作，它以一个乡村教师
的独特视角，表达了城市化背景下农村少年在土地、自
然、乡土社会与错位时代之间的心灵穿越与自我成长，比
较纯熟的现代语言意识和文本意识，使诗性境域获得了
别样的开放和包容，属于体现当代儿童诗歌创作内部新
转型性的收获之作。

其二：传统认知与现代认知的相互借用与交响式展
开。认知及其分寸感是儿童文学的核心秘密之一，也是
其重要特征。认知的作用和意义在儿童文学的任何一种
文体门类里都是机制性的，只有认知界域的规定性是明
确的，适度的体验性表达才是可能的。也正是在这个意
义上，认知问题事关儿童文学的真实性问题，最终它也
事关文本审美价值如何落实的问题。当下中国是一个正
在进行中的城镇化时代，农村和城市的纠结互融，使得
社会呈现出异常复杂的转型期特征，在传统知识和价值

大规模解体的情况下，认知这样一个剧变的时代，无论
对于成人还是对于成长中的少年儿童，都是一个全新的
课题。渐显落伍的传统认知还在继续，而现代认知的参
与显得尤其重要。传统认知是以自然世界和农业生活为
背景、文化依托的，它建立在共性化外观式体验之上；
现代认知是以城市立场和个体心理为机制而驱动的，它
建立在个性化内视式体验之上。自然世界和农业生活是
丰富多样的，城市是以公共规则为主导的，认知各有特
点和路径，各有优势和缺陷。我能强烈感受到10部参评
作品多半都是交相动用传统和现代的双重认知模式，结
合少年儿童的认知特点，巧妙处理二者的关系，力求文
本表达本土体验质感和技术性活力的统一。王立春将诡
奇的想象直接设定为世界和万物的秉性，使其具有了关
涉和介入不同生活界域、实现置换性体验的品质。王宜
振诗中的校园生活在摄取自然、农耕和城市化要素时，
兼顾了校园视境的客观性与少年儿童的想象力和创造
性。在任溶溶诗集《我成了个隐身人》中，一个老者将
他的智慧、幽默和通达直接转换为儿童认知世界的好奇
心理建制，貌似谦和平易，却在艺术上获得了宛如倒立
和退让般的视角，使朴实、节俭的文本透射着无形的惊
奇感和锋利感，以及超越时代和生活的内涵容量与内容
格局。安武林的 《月光下的蝈蝈》，从语言到文本都散
发着唯美气息，这唯美从气质、内涵上体验，既是传统
认知在文本内部细细打磨的结晶，又是现代认知用修辞
姿态款款介入进行深度协调和召唤的结果。认知是儿童
文学艺术智性的客观前提，也是生成其创造性艺术境界
的主观性动力，作家或诗人在创作中对认知尺度的自觉
和对其方法的清醒，决定着创作的艺术水准和可能性的
高度。

其三，语言智性和文本智性的同体性建构与生成。
儿童文学是智性含量和比例要求很高的艺术。在特殊的
体验中展开的儿童文学世界，作为一个独特的意义世界
和审美世界，它首先要求语言的智性，从修辞开始的语言
首先要从文本细节上落实这种智性的活力，并将之不断
延伸、弥漫，逐渐上升为整体表达的智性活力，上升为文
本特有的风格气质。文本智性不仅是结构的艺术，它还
是表达的范畴性设定，事关整体表达的真实性、分寸感以
及美学作为，而更高的文本智性甚至可以是高过语言的
人生智慧，用智慧本身修辞，所谓“大道无形”。作为本届
儿奖获奖的两部诗集，任溶溶的《我成了个隐身人》与安
武林的《月光下的蝈蝈》，在语言智性和文本智性上皆有
不俗表现。《我成了个隐身人》是典型的浅语言、浅形式，
它以一个百岁老者生命状态的大清澈和大纯粹为视角和
切入点，把人生暮年滤尽风沙的童心、通达和人生初始阶
段的童心、童趣融会贯通，将儿童的积极游戏精神和世纪
老人的智性通透没有任何障碍地打通了，多数作品都做
到了四两拨千斤，少少许胜多多许，貌似简单是因为毫无
杂质，而这种简单的背后与内里是极大的丰富和蕴藉。
任溶溶的儿童诗是人生的至境，那是典型的智慧胜过修
辞、智慧本身即是极致修辞的例子，汤汤之水不是哪一滴
都可以成为露珠的，那露珠其实是千锤百炼的结果，是天
地造化的精灵。我对《我成了个隐身人》的评价是，一部
将奇异的童心机制与代表人生至境和大智慧的建构发挥

到极致的作品，童话式的幽默，儿歌式的天真，童谣式的
韵味，口语式的质朴，是境界，也是语言艺术文本浑然如
同天成的建构与设计。安武林则是怀着深刻的语言意识
进行写作的，面对一个如此杂乱和混浊不清的世界，他用
孩子的视角和诗人自我心灵的眼睛注视世界，这种退守
使他选择了更为机智的语言策略，童真世界的唯美和世
界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构成了显文本和潜文本相互观
照的关系，在将童真世界的唯美极尽发挥的同时，也为我
们提供了富有质感的中国乡村社会普遍性的诗意、美感
和想象力。

另外，我想谈一下对于报告文学的简短印象。本届
儿奖有16部报告文学作品参评，最终却获奖空缺，这是一
个遗憾。究其原因，我的突出印象是有报告，无文学，报
告在场，文学缺席，16部作品就整体而言，在文学性文本
层面没有深入而成熟的作为。进一步而言，有几部作品
有文本，但文本是一个陈旧文学方法上的文本，题材则更
陈旧，不能表达时代。一部分有现实感、时代感的作品，
多是停留在题材的粗疏摆放上，没有体现出文本对题材
的消化能力和建构能力，太新闻化，太社会化，方法有问
题，对时代的理解和认识有问题，无法上升到文学。

报告就是纪实，用敏锐的思想触觉、情感触觉和人性
触觉最迅疾地捕捉、关注当下社会具有强烈公共境域表
征反应的社会、人生、甚至命运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而
言，即使从儿童文学立场上看，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最需要
纪实的时代，因为这个时代是少年儿童的成长遭遇问题
最多、最大、最复杂、最突出的时代。我们看到部分作品
在这方面的敏感，表现出鲜明的问题意识、题材意识，比
如他们关注到了城市问题、少年问题、农村留守儿童问
题、校园青春期情感、精神问题，但停留在一般性社会认
知的层面，不深入，不系统，只能游离在文本外层进行一
些资料组装、题材拼凑的工作，进入到少年儿童精神、心
理内部的特殊体验这个环节是断裂的，不明白报告文学
的灵魂和文学的灵魂是一样的，它也是体验的真理，是对
体验的深入和展开，有经验而无体验，相当于有体无魂，
那样是不能表达真实、也不能表达生活和世界的本质的，
不能建立起表达的意义。

虽然中国当代科幻曾一度跌入低谷，但进
入上个世纪 90 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终
于出现了新的转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

“崛起”。
这种转机的突出标志是新科幻作家群的形

成与新质作品的涌现。看一个民族文学的兴
旺，不是看其从国外引进了多少，而是看其民
族本土原创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如何。当代中国
原创科幻自 90 年代中期起逐步回升，除了老
一代作家如刘兴诗、金涛等继续坚持创作外，
新的作家团队已经形成。先是吴岩、星河、杨
鹏、韩松、潘海天、何夕、杨平、牧铃等年轻
作家跃上科幻平台；紧接着王晋康、刘慈欣等
实力作家“横空出世”，同时又有稽伟、赵海
虹、凌晨、英子、于向昀等一批科幻女作家的
加盟，再接下来是江波、拉拉、陈楸帆、赵
华、夏茄、翌平、飞氘、长铗、超侠等更年轻
一代作家的涌现。

新科幻直面高科技时代开拓的广阔的题材
内容，将目标集中于空间、时间、心灵与电脑
网络四界。举凡宇宙太空、电脑网络、克隆科
技、生命科学、资源环境、心理探险等成为新
科幻表达的重要主题，同时关注科学对人类的
双重影响、关注人的命运与社会生存等人文主
题的“软科幻”作品也日益变得丰富起来。

科幻文学中的网络题材作品最早产生强烈
的社会影响，尤其是对青少年。虚拟的网络空
间既无限度地放大了人的想象空间，在真实世
界之外已然存在一个让人无法回避的虚拟世
界。但同时也警示人们：虚拟的网络世界究竟
给人的生存方式与生存状态带来了怎样的影
响？这方面的作品有吴岩的 《生死第六天》

《鼠标垫》，星河的 《决战在网络》《网络游戏
联军》，杨平的《MUD——黑客事件》等。另
一位引人瞩目的年轻科幻作家韩松，则将其作
品大面积地切入人与人、人与万物之间的精彩
较量。系列长篇《红色海洋》是一部关于中国
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多元解码和多重寓言，
作品所描述的东西方关系、人与自然、民族与
个体生存等严峻主题，极大地开拓了当代科幻
乃至当今主流文学的创作主题。韩松在 1999
年出版的 《想象力宣言》，至今依然是撬动中
国人想象力的杠杆。

有意味的是，游走在科幻文学与儿童文学两界的杨鹏，在主创《校
园三剑客》《功夫米老鼠》等儿童科幻的同时，坚定地提出了“保卫想象
力”的口号，并把它有效地投放到儿童文学与童书出版中去。这一口号
如今已成为提升儿童科幻文学的一面旗帜。由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等创
设的“幻想儿童文学奖”，正是以“保卫想象力”作为宗旨。以创作儿童
科幻电影《霹雳贝贝》著称的张之路，以后又创作了《非法智慧》《极限
视觉》《小猪大侠莫跑跑》等涉及大脑芯片、转基因等题材的科幻作品，
他描写汉字王国历险的新作《千雯之舞》也有某种科幻元素。张之路与
杨鹏的科幻作品属于科幻文学与儿童文学跨界融合的典范，或者可以称
为“儿童科幻文学”。强调科幻世界中的是非善恶给孩子以正能量，提供
宇宙世界的稳定性、公正性给孩子以安全感，重在表现人类已有的科学
知识与成就并展开合规律的想象给孩子以科学性，这是儿童科幻文学的
重要特点。

一种文学的崛起或者说“跨越”，需要由标杆式的作家作品出来验
证。新世纪的中国科幻文学有幸出现了这样的标杆——王晋康与刘慈
欣。

王晋康已不年轻，这位当过知青后来成为石油系统高级工程师的科
幻作家，从1993年发表第一篇科幻小说《亚当回归》起，就把目标锁定
在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对中国文化与当代科技文化复杂关系的探究上，
他的《三色世界》《生命之歌》《蚁生》《十字》等一系列作品，沉郁苍
凉，融丰富的科学想象、哲思睿见、精彩叙事于一炉。他的长篇近作

《与吾同在》，别具匠心地想象用造物主的眼睛，以超越常人的智慧高
度，鸟瞰整个世界，反思人类文明与人性善恶。作品将人物和悬念纳入
空前的星际战争之中，在合逻辑性的故事发展中，展开关于什么是善
恶、人本善抑或人本恶以及善之花能否从恶之泥中生长出来的终极追
问，对人类的命运进行了称得上是真正深刻的思考。这是一种难度极大
的大气、形上的写作，刘慈欣认为《与吾同在》是“一部厚重的核心科
幻，一本上帝之书”。

刘慈欣的创作同样可以归之为“厚重的核心科幻”。所谓厚重，是
指其作品的艺术质地与思想的穿透力；所谓核心，是作品所关注的正是
当今人类的重大科学主题，而这些主题又直接联系着人类今天的生存状
态与未来命运的走向。这位“60后”的电力系统高级工程师，自 1999
年首发处女作 《鲸歌》 以来，已先后发表了30余篇短篇科幻，和包括

《魔鬼积木》《超新星纪元》《谁替恐龙刷牙》《球状闪电》等7部长篇科
幻小说，并创下连续8年荣获中国科幻最高奖“银河奖”的纪录，可见
其作品受读者欢迎之程度。刘慈欣的作品想象之瑰丽、结构之恢弘、文
笔之流畅，既直面艰难现实又对接空灵太空，既注重科学逻辑又不乏艺
术审美，在当代科幻作家中，堪称翘楚。

《三体》 堪称中国科幻中的“大片”，《三体 III·死神永生》 荣获全
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以来，曾有人质疑《三体》这样厚重的科幻小说属于
儿童文学吗？其实，判断一部作品是不是属于儿童文学，有两种不同维
度：一是儿童本位的维度，即作家的创作动机、写作视角、作品效应都
是为儿童、立足儿童视角、作品深受儿童喜爱，此类作品可以谓之“儿
童本位的儿童文学”，我们大量的儿童文学作品即属于此；另一类则是
成人本位的维度，虽然这类作品并不是专为儿童而写，但由于其题材内
容与艺术元素深获儿童之心，被孩子们拿过来成了他们爱不释手的作
品，典型案例是 《西游记》，尽管明代的吴承恩没有想过要为孩子写
作，但没有哪一个中国孩子不喜欢里面的孙悟空、猪八戒。此类作品可
以谓之“非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由于科幻文学的核心接受群体是青
少年儿童，他们更是当代中国科幻的“铁杆粉丝”，更由于新科幻有关
宇宙太空、电脑网络、克隆科技、生命科学、资源环境、心理探险等题
材内容，以及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力、神奇性、惊悚感、历险探险与冒
险等艺术元素最能激发起青少年、儿童的阅读兴趣，同时由于科幻文学
与儿童文学之间天然形成的艺术同盟联系，因而当代科幻文学尤其是像

《三体》 那样的经典性作品无疑已成了青少年儿童的最爱。正因如此，
当《三体》主动申报参评“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时，就自然而然地获
得了评委会的首肯并最终获此殊荣。《三体》的获奖表明了当代中国儿
童文学艺术版图的合逻辑性的扩展与对少年儿童阅读品质的充分肯定，
意义重大。

《三体》是一部真正宏伟而巨大的作品，将中国人的想象力提升到
了新的高度。小说由“地球往事”“黑暗森林”“死神永生”三部系列长
篇构成统一的文本逻辑整体。作品叙述“文革”期间中国军方探寻外星
文明的绝密计划“红岸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但使人类万万没有想到
的是“红岸工程”一经启动，却给4光年以外的“三体文明”带来了由
死而生的契机，并由此引发了三体人组成庞大的宇宙舰队与地球人之间
展开了两种宇宙文明之间的生死对决。使两个文明命悬一线的黑暗森林
遭受打击，不过是宇宙战场的小小插曲。真正的星际战争永远无人知
晓，因为星际战争的方式和武器不是人类的想象可以企及的。此岸、彼
岸与红岸，过去、现在与未来，交织成中国主流文学中从未出现过的罕
见的复调，把人类的宇宙视野与对宇宙本质性的思考推向了极致，可谓
前无古人，今也无人能及。科学史研究家江晓原认为《三体》是“一部
真正里程碑式的作品，必将成为经典”。而老一代科幻作家叶永烈则认
为“面向未来的中国，需要‘三体’系列这样真正富有想象力的科幻小
说”。

中国的未来不是梦。百年中国科幻文学苦苦追寻、探索着的强国
梦、复兴梦，必将在新世纪演出壮丽恢弘活剧，而科幻的想象力、思考
力、冲击力，正是这一活剧的一种重要的定力与动力。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设立的“幼儿文学奖”，是
一个有点特别的奖项。因为其他的奖项多是从体裁角度
设置的，如，“小说奖”“诗歌奖”“童话奖”“散文
奖”。惟独“幼儿文学奖”是从阅读年龄角度设置的。
这一奖项的设置，正好反映了对这一门类的重视。

从某种意义讲，幼儿文学是最像“儿童文学”的文
学门类。其他年龄段的文学，有时很难区分出是儿童文
学还是成人文学，特别是小说领域。

“幼儿文学很难写好”，这几乎是儿童文学界的共
识。究其原因，主要是作家创作受到的“限制”太
多——读者对象是不识字的幼儿、篇幅不能太长、结构
不能太复杂、语言应该浅显、写出创意和新意很难。另
外，“幼儿文学”和“幼儿读物”常常又是混杂在一起
的。例如一些儿歌，常常出现在幼儿教育中的“概念认
知”“习惯培养”中，显得教育性过强，文学性受到质
疑。当然，加上多年不变的“低稿酬制度”，愿意从事
幼儿文学创作的作家越来越少，能静下心来为幼儿创作
精品的作家就更少了。

文学的意义存在于阅读中。近年来，幼儿阅读的方
式、种类和内容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此，原创幼儿
文学受到的挑战超过以往。幼儿阅读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一、亲子阅读成为幼儿阅读的主要方式
“亲子阅读”的概念提倡很多年了，但近年来格外

深入人心。亲子阅读的理由，首先是幼儿不识字，需要
大人的扶助。不过，这只是表层原因。教育学研究认
为，为幼儿朗读作品，是发展其智力的重要途径。有了
用耳朵听语言的体验，以后孩子再学习认识文字，并通
过文字进入语言世界，就能体会阅读的乐趣。“日本图
画书之父”松居直先生甚至直言，图画书不是孩子自己
读的书，而是大人读给孩子听的书。亲子阅读还是亲子
情感沟通的重要途径，为孩子朗读作品，能改变家庭中
亲子沟通的内容和形式，让“朗读的时间”变成“爱的
时间”。近年来，随着社会对早期教育的重视，各种早
期阅读的讲座、培训也多起来，越来越多的幼儿家长认
识到亲子阅读的重要性，并在生活中践行。

二、图画书成为幼儿阅读的主要种类
“图画书”近 10年来绝对是儿童文学界的热词。在

过去，图多字少的图画书不被大众接受。这10年，图画
书掀起了引进的热潮。世界上最重要的图画书奖项，如

“凯迪克图画书奖”“格林纳威图画书奖”“安徒生奖”
中的作品，大部分都被译介到中国。一些国际知名的图
画书大师，如，艾瑞·卡尔、莫里斯·桑达克、李奥·李
奥尼、安东尼·布朗、伊芙·邦廷、安野光雅、岩村和朗
的作品大部分都已经在中国出版，而且销售良好，《猜
猜我有多爱你》一年都能销售40多万册。这些大师有不
少曾来访过中国，这在儿童文学的其他领域是绝无仅有

的。据统计，2012年出版的图画书就有4000多种，排在
一些网络书店销售榜前列的主要是图画书。

图画书的主要读者对象是幼儿，也是幼儿阅读的主
体。大量世界经典图画书的引进，提升了读者阅读品
位，也带动了原创图画书的发展。目前，华文地区有了

“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信谊图画书奖”两个奖项。这
两个奖项虽然由香港、台湾的机构举办，同样邀请大陆
的作品参加比赛，对原创图画书起到了推动作用。

实际上，本次参加幼儿文学奖评奖的作品，有不少
是原创图画书。例如，曹文轩的 《天空的呼唤》、梅子
涵的 《开飞机的大土豆》、保冬妮的 《再见》、萧袤的

《乡下动物园》。即使有些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图画书，
文图质量都有很大程度的提升。

三、故事成为幼儿阅读的主要体裁
幼儿文学有多种体裁。不过，对幼儿来说，最吸引

人的、最能打动他们的，无疑是叙事性强的故事，包括
童话故事、生活故事、民间故事等。那些充满趣味、智
慧、情感和价值观的故事，几乎能将阅读的所有重要意
义和目的得以充分实现。故事所具有的想象空间和迷人
的内容，对孩子理解世界和社会、培养好奇心、训练语
言能力以及促进亲子感情等方面，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其他的一些幼儿文学的体裁，例如散文、诗歌，在
幼儿阅读中日益式微。

幼儿阅读的这些变化，对原创幼儿文学的创作带来
了很大挑战。本次参加幼儿文学评奖的作品共有41部。
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创作对幼儿阅读变化的回应，例
如，原创图画书就占了41部作品中很大的比例。

从作家来看，有不少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都参与了幼
儿文学的写作，是从过去自己熟悉的领域“跨界”来创
作的。例如，孙幼军、葛翠琳、曹文轩、梅子涵、周
锐、王一梅、保冬妮。这些作家的作品多是图画书，不
过，由于图画书有自己的运思规律 （例如文、图的互相
搭配），且图画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图画的质量 （这并
非作家可以掌控），所以上述作家的“跨界”似乎还没
有得到评委的认可。不过，这样的“跨界”值得肯定，
老作家创作经验丰富，文笔老到，若能亲自和画家做深
入沟通，相信以后会有更优秀的作品出现。

从体裁上看，本次参加评奖的作品，各种体裁都
有，比较齐全，也有创新。但各个体裁的比例并不令人
满意。例如儿歌，本次提交的作品只有老作家赖松廷一
人提交了4本。儿歌应该是最具有民族根性的幼儿文学
种类，在阅读上应该和图画书同等重要。如果说图画书
可以引进，儿歌却一定要原创。可惜的是，参评的儿歌
数量太少，支撑不起这一重要种类。皮朝晖的《长满童
话的舞台》值得一提。多年来创作幼儿童话剧的作家很
少，这个门类几乎消失了。因为它的创作难度很大，需

要更全面的舞台调度能力。可是，这一种类幼儿园和小
学特别需要，关注儿童剧的人也越来越多。从这个意义
上讲，皮朝晖的探索非常有意义，可是“独木不成
林”，这一部作品很难支撑起整个门类。王一梅的“微
童话”《住在树上的猫》也是一种新类型。“微童话”借
鉴了微博篇幅形式，在 140字内要写出一篇童话，其难
度可想而知。当然，大家对“微童话”有怀疑、有争
论，但作家的探索精神值得肯定。

从题材上看，本次参评的作品除了有表现亲情、自
然、想象的常见题材外，作家在题材上有所拓展。保冬
妮的 《再见》，讲到了城市拆迁中人对故屋的感情，过
去幼儿文学中较少涉及到；萧袤的 《乡下动物园》，描
写了乡下孩子的自在生活和闲适心情，梁培龙的水墨画
为这本图画书增色不少；单瑛琪的《小嘎豆有十万个鬼
点子·好好吃饭》也是优秀的描写当代幼儿生活的作品。

不过，在幼儿阅读变革的年代，幼儿文学的创作对
变革的回应显得不够及时、有力和充分。换句话说，本
届参评的幼儿文学作品整体上令人耳目一新、拍手叫绝
的作品似不多见。当然，这不能完全由作家来承担责
任，文学创作不是“工业”，更像是“农业”，一是慢，
二是影响收成的因素更复杂。

不过，就创作而言，幼儿文学作家似乎可以思考更
多“突破”，也需要冲破一些固化观念。例如，作品如
何更加切入深层的幼儿心理，而不是成人眼中的“稚态
化”描写。当年，美国图画书作家莫里斯·桑达克的一
本 《野兽出没的地方》，完全改变了人们对孩子“天真
无邪”的想象，人们认识到幼儿的心里其实充满了恐
惧、迷乱、狂野的情绪；又如，作品如何针对幼儿“听
赏”为主的阅读特点，选择用简单的词汇来表达，不但
要听得懂，还要听起来有趣，在寻常中写出新意；再
如，图画也是一种“语言”，这种语言是如何与文字语
言融合、并与读者互动的，这或许需要作家的进一步思
考。幼儿文学作家如果能了解一下幼儿教育学和幼儿心
理学前沿的研究现状，或许能开阔一些思路。

重要的是，幼儿文学在社会上引起的关注前所未
有，阅读人口急剧增加，这些都为幼儿文学的发展提供
了条件。

第
九
届
全
国
优
秀
儿
童
文
学
奖

科
幻
文
学
述
评

中
国
梦
与
科
幻
文
学
的
崛
起

□

王
泉
根

第九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诗歌、报告文学述评：

文体、内容与阅读的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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